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吟·疏·劲
—竹笛三重奏《竹枝词》中的
当代新传统主义美学情怀

郭树荟

郭文景先生三十多年来保持着颇丰的创作状态，在人们听觉记

忆和理论研究的话语中，他的艺术创作特征，始终带有着“浓墨重

彩”“巴蜀文化”的强烈印记。从早期的《蜀道难》《川崖悬葬》《社

火》《戏》《炫》《愁空山》《野火》到《狂人日记》《骆驼祥子》等等，

从青涩年轻时期的“先锋”姿态为人们津津乐道，到多种体裁、风

格各异的不断探索，站在学院作曲家前沿学术之阵地，他以一个艺

术家个体创造性的精神，携带着“浪漫、率真和狂妄”①在音乐中

　　①李明月，《聆听真实的郭文景—第二届上海音乐学院“当代音乐周”郭文景专

场音乐会听感》，中国音乐学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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恪守着纯粹的“保持愤怒”之姿态，“坦诚直露”之语汇，在他的

作品中显现着当代作曲家的美学追求。这些印记化作他的标签，长

时间里，是人们认识他的作品的重要指向。

从早期的三重奏《戏》（1996）、《炫》（2003）他就开始了中国

重奏“极限写作”的探索，近二十年来，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实践

中。“把中国乐器的限制性因素转化为突破点”①，对音响可能性的

极限挖掘，从最大可能性的乐器声音中寻找中国乐器自身的声音属

性，成为郭文景诸多作品中的一个系列。比如《炫》中的六个大小

不同的钹，在同家族乐器下炫技“清奏”出三十五种演奏法混合六

种人声，实现了同质乐器发出 N 种声音的创作理念。以“三”为基

数的布局，无论在无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还是此次的获奖作品竹笛

三重奏《竹枝词》②中，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板式布局，支声相交

的单线条思维，富有对比、变化的速度与张力，彰显了中国乐器表

现的多种个性，更赋予了传统乐器在当代具有的新文化审美趣味与

品格。这不仅仅是创作者的诉求，也是表演者、接受者在当代文化

发展的空间中，更新听觉意识，续接传统与当代的有效实践。对同

类家族乐器的探索中，一直是郭文景自我创作的个人特色，他从自

　　①上海音乐学院“第四届当代音乐周”郭文景专题讲座（2009 年）。

　　② 《竹枝词》是作曲家应 2010 年中央音乐学院“211 精品工程”室内乐项目之约而作，

是作曲家继《愁空山》《野火》后的第三部竹笛作品。作品总长约 14 分钟，分为三个乐章：

第一乐章《冻竹》、第二乐章《雨竹》、第三乐章《风竹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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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音乐创作中有意味地将“限制性条件”转化为“突破性的出发点”

的观念，生发出“从中国传统音乐中自我挖掘，自我更新的当代音

乐观”。（郭文景语）

作为中国民族乐器的创作，无疑是他创作美学思想的集中

反映，他的竹笛协奏曲《愁空山》《野火》早已成为中国民族器

乐中的经典，在竹笛艺术的语境中，传统与当代融合所成就的

天地，是学院与大众接纳发展的最好、新作品最多的乐器之一。

新近创作的竹笛三重奏《竹枝词》，就标题而言，打破了他过往

浓重炫目的特点，似乎在郭文景音乐创作的表达空间中，伸张

出另一种枝蔓，他极少以如此诗意的情致抒发个体情感，试以

竹子喻意中国自古以来士人追求的理想品格、文化气质和精神

境界。然而，作品内在的特质却隐喻着他始终环绕着的中国音

乐创作的“当代情怀”。他以更宽广的视野，链接传统的人文意象、

再思当代音乐创作的文化气节，将艺术主体意识植根于中国传统

文化的土壤之中，以阳光、水分浇筑属于当代社会文化中的新

竹之“节”，也契合着他一如既往的美学追求，以中国当代新传

统主义理念解释古今、中西、当下。竹子，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

比拟与象征，任何一个时代的诠释，都应该赋予这个时代的特

色，在《竹枝词》这部作品中，传递着他创作的文化意蕴与审

美取向，正如他曾经说过的 ：“从中国传统中生发出属于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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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性。”①

《竹枝词》是郭文景 2010 年创作的一首竹笛三重奏。同年由上

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唐俊乔率领她的弟子，青年演奏家王俊侃、

屠化冰②首演于北京现代音乐节。此作品自首演以来颇受好评并多

次在不同的音乐节演出。有关该作品的研究文献，目前可查阅到的

有两篇，其中，《竹笛三重奏〈竹枝词〉的演奏技法及艺术表现特

征探微》③以演奏者自身的视角切入，从作品的创作手法、演奏技

法上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。另一篇是《六部当代民族室内乐作

品的音乐特征及表现艺术研究》④，该论文选取六部当代民族室内

乐作品，其中一部为《竹枝词》音乐研究，在音乐结构及人文意义

上解析其作品的艺术特征。就三重奏的体裁样式来讲，中国自古就

有着相对固定的几件乐器搭配组合，在各地方也都有着不同的“乐

种”流传习性，有丝竹或弦索构成的双人、三人组合等等，但大多

皆以不同声音特色为主要特征，而以相同乐器组合的形式并不多见。

在竹笛音乐的文献中，河北民间乐曲《顶嘴》《蝶双飞》等等是极

少的标有“二重奏”的笛曲，是否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重奏还是

　　①上海音乐学院“第四届当代音乐周”郭文景专题讲座（2009 年）。

　　②这二位学生均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研究生，师从唐俊乔教授。

　　③ 《竹笛三重奏〈竹枝词〉的演奏技法及艺术表现特征探微》，王俊侃，该文章为上

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，2015 年 5 月通过答辩，指导教师 ：郭树荟、唐俊乔。

　　④ 《六部当代民族室内乐作品的音乐特征及表现艺术研究》，姜小露，该文章为上海

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，2014 年 5 月通过答辩，指导教师 ：郭树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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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支声性的即兴加花表演，这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而当代

作品的重奏概念具有的创作手法，无疑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形态

有着相生的融合，《竹枝词》于传统与现代中黏合了有效的元素，

将竹笛音乐传统语汇转化成当代“新传统”的现实链接。

全曲共分三个带有标题的乐章，分别为《冻竹》《雨竹》《风竹》，

标题的旨意以“竹”为中心立意，试图从广义上理解《竹枝词》的

内涵，作曲家说：“这首三重奏仅借用古名，写的并非田园风情。”①

并非是久远的唐教坊和汉乐府以及西南歌谣所唱的那样，而是作曲

家自身内在所思的当代新人文情怀。乐曲重在喻意“岁寒三友，竹

为君子”之气节，而作品中的低吟、萧疏、劲节、挺拔、坚贞、高

洁的文化气质，则承袭了他以往作品中的美学风格。在声音艺术表

现上的构思，也从竹子寓意的自然属性出发，以竹笛材质之声，音域、

吹奏技法上还原其最大的表现力，从传统意义上生发出不同的乐曲

意境和演奏技巧，笔者称其为“新传统主义”的创作意向，在作品

内容与形式中可以窥视到这种思维的贯穿。此外，三重奏的本质手

法严密精心，乐曲在致力于三支竹笛的音色、音响、线条变化的同时，

传统技法的延续与规避，立意十分清晰，与乐曲表达的主体精神相

合，三支竹笛彼此间相映成趣，如同山水绘画艺术中虚实立体的空

　　① 《竹枝词》唱片中该作品文字简介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现场实况，2010 年，上

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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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色调，选用的三支不同调性的笛子，在不同的音响、不同的音域中，

将三种声部线条横向交错，时而交织，时而分离，相互穿插，在分

合中、虚实中运动。第一乐章（D— B—G）使用的笛，分别为第

一声部 D 调曲笛，第二声部降 B 调曲笛，第三声部 G 调低音大笛，

柱式和弦极富特色，而穿插在和弦中的音高，在行板的速度上，以

双调性叠加展开。在吹奏上，将竹笛材质的真实声音，由弱音到强

声的吹奏，在“有限移位”模式下，分拆、调性碰撞，不确定的速

度游移，将不同于传统声音的音响效果，随着不同的情绪铺展开来。

其中，三个声部所形成的气息长短、强弱幅度、张力对比，幻化成

三支竹笛之间相对的统一性。竹笛滑音、长音、颤音展现出虚、实

的音色布局，时断时续，似述似咏，高、中、低不同音区上以三个

声部的音组呼应，以尾句大幅度的滑音加大语气的渲染，长线条中

的滑音构成一个典型意义的音效，而突起的音头镶嵌在半音行进的

精致和声流动中，似远处飘来的歌谣，在 G 调笛子颤音的长气息持

续中，戛然而止，续接第二乐章的情绪转换。

在第二乐章（D— B—C）中，乐曲一开始就以“滴水声”点

燃了欢快愉悦的情绪，以鲜明跳跃的点状吐音，营造《雨竹》的标意，

以依附式的声部特色，用“点”与“线”巧妙地映衬出中国式的大

写意，如同山水画的青山点绿、雨落枝叶，悠远、空灵、简约。“点

描”的手法使音高的形态自由随兴，意象的水滴声四溢撒开，而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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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疏密的自由，闪烁着灵动的意趣，雨滴落竹林的生动，轻的、重的、

响的、弱的，在五连音的同音反复中，与跳进音程的对比，交错变换。

作曲家建构的竹笛音响，仿佛在电子音乐环绕的声场中，三支竹笛

的声音前后、左右方位变化，构成了整体声音的立体生态场。不断

的反复音程，造成音色疏密、浓淡对应，在速度变化、线条衍生的

手法中，同一核心音响材料展示了多种音色的可能性。三位演奏家

吹奏时，“用笛的上把位拇指处，加开了一个孔。正因为有了加开

的孔，能更圆滑地奏出未加开孔时，从指孔全开到指孔全闭的音的

圆润连接滴露的景象”。①一般意义上，吐音并不难，而颗粒状吐音

的演奏方法却是这部作品最有特色的声音意境，而以吹管乐器奏出

弹拨状的“大珠小珠”般圆润饱满，却也是一番功夫。此外，在节

奏节拍上显然给予演奏家很大程度上的表演空间，演奏家可以按照

自己对乐曲甚至是描绘意象的理解对作品进行再度的创作。作曲家

给予演奏者的自由，在此得到充分的演绎。再度创造的技术难度于

今天的演奏家来说并不是很难，但是，难点在于三位竹笛演奏者的

合作。他们彼此的默契配合 ：既要有圆润、饱满的声音，又要点线

交错、整齐转换，构建多重音响的混合，并在此基础上，还能够“点睛”

出具有随意性的灵动。三重奏的声部在全音阶缤纷的线条中，流动

　　①王俊侃，《竹笛三重奏〈竹枝词〉的演奏技法及艺术表现特征探微》，上海音乐学

院硕士研究生论文，2015 年 5 月通过答辩，指导教师 ：郭树荟、唐俊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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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跳跃的乐句，三个声部的线条交替、叠置，C 调笛子长大线条的

持续，在“点”状的呼应中更是流露出“余意”。乐句的气息深远

悠长，“线”的静衬托出“动”的灵，升华了客观意义上的“雨竹”，

将具有个体纯粹的、诗意的感怀，直白袒露得如此生动。三位年轻

演奏家的默契，承续了传统乐曲组合的当代存在意义，而技术的把

握，或许只有在今天的学院培养下，才会使这些优秀的年轻一代演

奏家们如此自如。

第三乐章（D—F—C），快速的音流持续，作曲家惯常以这种

率直、坦诚表达具有张力、戏剧性的情绪。音乐的材料极其简洁明

了，三支竹笛围绕着“e”的音高，循环重复变换着，在一个线条上，

时而以卡农式的手法错开，时而合一，交替出现。三支竹笛的演奏

中，各自频繁运用重音、震音与对比交叉，装饰的连音与带人声的

音调叠加呼应“人声”与乐器的混合，演奏家边发声边吹奏，以全

吹、半吹手指半按并加入人声的混合演奏方式，实现最大可能性的

技法吹奏。慢起渐快的三十二分音符、十六分音符吐音，以剁音、

快速“执著”地组合成点似的线，线似的点，携带着鲜明的声音标

识，驱动了速度、情绪、力度变化的张力与音响空间。三声部错落

有序，彼此间的对奏、点线交织，异化了传统竹笛的音色音响。在

D 调竹笛换成 G 调梆笛后，这支竹笛充分展示高音区域的演奏特色，

并与 C 调曲笛的醇厚音色迂回，造成三个声部的音响音色在不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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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响起，相生相偕着相似的音调，流畅通达，在“有限”的奏法中

扩张出“无限”的音响空间。而从作曲家文本表层来看，谱面的记

法简洁明了，这些貌似简约的音符，规整地表现着作曲家“有限创

作”的理念。而一旦进入演奏、听觉上的音响，却挥洒着恣意的动态。

这些动感随着乐曲内在情绪的表现，音流动的波浪状，环形状，紧

密急速并相互交错。三支竹笛以跳跃流动的快速连续吹奏着最后的

急板，“炫技”的吹奏，澎湃而充满激情，似风中的竹子飘逸而坚定。

简约统一的材料，在同一乐器家族相对被制约的声音布局中，制造

出开放的音响空间，并保持着传统竹笛的吹奏方式，无不流露出当

代艺术家挥洒的自如语境。在第三乐章《风竹》中，带有着中国传

统器乐板式变化的表述，使乐器带有普遍共性演奏技法的“形”再

造出当代语境的“神”。传统的音韵在作曲家艺术想象的声音世界中，

被传承的吹奏法、点线合一、民间支声的思维，有机地表现出竹笛

个性化特点。与当代对话，与传统续接，从这个美学意义上来看，

“现代性”诠释“新传统”，西方与东方、现代与传统被弱化，技术

的共性权力话语被弱化。于是，“单线条多声写作”的中国器乐陈

述方式，成就了《竹枝词》在当代中国器乐的美学观念的操作实践。

郭文景曾说道 ：“现代技术是我的美学与内心情感的需要。”①的确，

当技术遭遇到内容、情感的表达时，艺术家个体的创新精神，可以

　　①上海音乐学院“第四届当代音乐周”郭文景专题讲座（2009 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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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越形式的藩篱，作为艺术家，面对技术、传统以及社会现实，他

始终保持着一种真诚的开放和自身美学思想的追求。

中国乐器自古在宫廷、在民间都有着流传不一、随兴组合的文

化习惯，在现有文献留存的最早的“弦索乐”合奏中，民间两支竹

笛、两支唢呐的对奏中，横向单声线条的即兴表演，巧妙的加花装饰，

乐器间音响的个性对比所形成的声部织体，是长期以来的中国器乐

文化的惯用手法，这是一种传统创作与表演的范式。而在新时段里，

这种运用在专业音乐创作中缺少新作，《竹枝词》的出现，是建立

在对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借用，也是新传统主义美学创作理念的再诠

释。我们看到，作品中有“八音五声音阶”“十二音”“有限移位”“单

线条多音写作”的运用，化合为一种特色的音高组织，自然有效地

穿插在音乐中，在丰富的技术手段背后，以感性的音乐展开呈现出

音乐表达的意义，使得传统的同类乐器在音高组织、音色音响的表

现力上，呈现出与传统竹笛不同意义上的出新。三支竹笛的常规奏

法有着不常规的思维方式，三声部线状、点状的交替、穿插，渲染

着中国器乐的话语表现，吐音、剁音的传统奏法与“点描”“复调”

的重奏手法，通过在不同调上平行进行，或各声部相互穿越的处理

以及相互交叠的音响结构，使“传统”的音乐语汇表现出了“不传

统”的音响效果。作为竹笛最基本的演奏法，大篇幅不间断的连续

吐音已在他的竹笛协奏曲《愁空山》第二乐章中突出显现，毫无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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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，对演奏技巧的高度关注是当代竹笛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。应该

说，西方的手段在与中国音乐创作中的问题被日趋理性化，创作思

潮中的“直接”与“间接”在与国际化抗衡的文化中，奠定自身文

化的话语应该已达成共识。至少，艺术作品呈现的事实是不再回避。

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其实，在今天看来，这已是不争的中国音乐

的现实，传统与当代的关系，早已超越了三十年前人们争鸣的“新

潮”与“前卫”，在理性看待新作、反思新作时，民族器乐作品曾

经历极端音域、极端音色音响乃至极端奏法上的“饱和”状态，同时，

也需要有演奏家、听众认知的“正常状态下”当代器乐语言的表达。

在同类乐器相对有限的创作中，《戏》《炫》《竹枝词》的重奏理念，

实践了这种可能性的探索。

由此而引发了我们如何面对当代，面对传统的再思考。当现代

表现手法的学习已然成为一种自觉，而对传统的学习却不再是“母

语”文化学习的自觉。我们缺少对传统文化的自信，更多的是从西

方技法中寻找外在的方式。值得反思的是，甚至出现了在艺术创作

的思想及精神上的摇摆，造成了对中国传统音乐认知上的极度缺失。

而以郭文景为代表的学院作曲家群体，却将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

当成滋生创作的灵感来源，对中国传统器乐文化的学习、对中国古

代音乐文化事项的考源、对中国音乐自身表达方式的审美选择，俨

然清晰地成为当代作曲家潜心思考的重要课题。如果说传统音乐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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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的营养，早先还未上升到学理层面的研究，那么在今天，这个理

论意义的探讨，是极富意义的。艺术创作引发着人们理性的认识，

当下中国民族器乐艺术的当代性，在大时代与个体精神对话的个案

中，反映为中国音乐的现代性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对话，这是一

种成为新型的相互依存的关系。《竹枝词》便带有着强烈的“新传

统主义”的意味，无论在标题的表意上、创作手法的表现上，还是

在三支竹笛的选择上，都有着与以往写“竹”不同的内在精神与客

体描摹。而年轻一代的演奏家们用他们熟稔的技巧，成就了作曲家

的想象力，这种影响力催生了中国器乐艺术的发展空间。或许中国

民族器乐整体发展似乎都有一个“场域”，带有共性的写作方式缺

失个性的创新。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知“民族乐器创作的纵深，很

大程度上还需作曲家与演奏者的沟通，通过作曲家的创作与思考，

并且在充分了解熟悉中国器乐乐器法、技巧与表现力的关系中，跳

出一些约定俗成的创作藩篱，选择自己需要的声音并将他们置入中

国乐器发音体系中，在这些声音元素的建构中，在乐器自身的语法、

规则、品质、意义下显现新的意义”。①这些“具体化语言”上升到

“抽象化的乐音”，携带着情感、精神与艺术特质，叙事性的功能转

换，在当代是否有着更多的创造意义？郭文景说道 ：“我为什么对

　　①笔者《当代语境下的中国民族器乐独奏音乐—传承与创作双向路径与解读》，

发表于《星海音乐学院学报》，2013 第 1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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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民乐作品有这么高的热情，并非仅仅因为中国的民族乐器具有非

常独特的表现力，还因为乐器本身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没有被发掘够，

传统的民族器乐曲非常有特色，也非常经典，但是当代器乐创作依

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这对作曲家而言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。”①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筑起了学院作曲家群体的黄金时代，再历经

三十多年中国音乐创作的缤纷转换，呈现出各自不同文化意象的选

择。如果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器乐艺术的创作来源于民间歌

曲的因子，来源于刘天华的现代启蒙，歌谣般的器乐叙事成为诸多

作品的符号，那么在今天，这个普遍现象显然在移步、在转换，在

中国文化更深层的内涵上，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中变化了“乐”的语

汇表达。当我们还在探讨“现代性”“国际化”“新传统”等等话题

时，许多曼妙的风景已悄然来到，民族室内乐优秀新作不断给人欣

喜的期待。这些充满着个体美学理念与创作手法的实践，使人们看

到了更为冷静的、理性的变化。当下中国作曲家的思索，中国话语

的表达，从未有过的清晰与成熟。中国艺术家的个性精神以更高的

视域阐释现代技术，这两种关系的相互置换，让古老的中国美学思

想、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放射出耀眼的中国现实。郭文景的音乐是

一个显著的现象，他始终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那份“孤傲”的气节，

　　①郭文景，《开放的姿态让民乐人链接传统与现代》，《乐潭》第二集，刁艳整理，

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4 年 2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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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不同的艺术创作方式呈现。古往今来，中西音乐家都在诉说着内

心深处的音乐，忠诚于内心，说“心中的话”可以属于任何时空中

的音乐表达，以艺术的话语抽象出人世间的真情怀更是作曲家最本

质的追求。选择与中国当代文化同步的音乐事项，选择传统乐器性

能的当代话语的表达，将建构在传统琵琶曲、民间笛子曲、民间唢

呐曲基础之上的再创造，这无疑是一个当代作曲家应有的向传统学

习的情怀，如果说这是一种新传统主义的美学情怀，应该是合适的。

但并非要求一种“格式”、一种“套路”、一种“情怀”，人们认知

中国音乐的意识在上升着，生长着的“新传统主义”的倾向不再被

认为“不现代”“不可听”，且对于“先锋”的认知亦有着足够的反

思，由此转换的渐进过程，将随着时间的流变，新作的诞生，更加

自信自然地接纳着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乐和事。

遥想起，最早听郭文景的音乐是八十年代的大学期间，在上海

音乐学院局促的小琴房里，《蜀道难》的震撼至今难以忘怀，从那

时开始关注，至今已近三十年了，在这较长的时段里，中国音乐的

社会环境、审美思潮、学院创作发生了令人感慨的变化，郭文景的

作品和他创作的音乐似乎从来都在我们的听觉和研究中，从早期广

为流传的作品《社火》到最近现场听到的歌剧《骆驼祥子》，他不

断创作又不断地坚守，还在不断更新自我，这样的艺术家是幸福的。

郭文景说 ：“也许‘极限写作’将是我毕生探索的课题，也许某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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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会想起为吉他写作，为更多乐器写作。在我看来，它不仅是一项

艺术创作，也是种智力挑战，类似桥牌那样，能在创作道路上棋逢

对手，是件开心的事。”其实已有的三重奏题名为《戏》《炫》，感

觉上这部三重奏应该名为《竹》，但是作曲家命名为《竹枝词》，是

应了历史的曲名，还是有意为之，如果这也是他的“逆向思维”中

某种信念的坚守，则不折不扣地显露了一个当代艺术家的真性情。

古典印象
作曲：向  民


